
声音之精灵
庄莽

小时候 ，常听人说 礼泉有
个鸡娃岭 ，人 在 那 儿 用 脚 一
踩，便会发 出 稚嫩的 小鸡的鸣
声来 。那鸡娃岭是什么模样 ，
我至今也不知道 ，但那时 ，我
小小 的 心灵里充满了神奇 ，以
为那底下一定有一群毛茸 茸的
可爱的小鸡 。

十多 岁 的时候 ，我的家 乡
兴平县 ，忽然也 出 现了一个鸡
娃岭 。那是登上北城楼的斜坡
上，不知是谁从那走过 ，偶而
用脚一踩 ，随着脚踩 声传来 了
小鸡的鸣叫 。这偶然的发现迅
速变为轰动一时的特大新闻 ，
吸引 来成千上万的 男 男女女 。
这奇妙的小鸡的鸣声 ，引 起了
人们的 奇思幻想。“这地下怕
是有宝 的吧？”终于有人来盗
宝了 。黑夜里 ，不知是谁在那
里挖 了 老大的一个坑。“宝 ”
被盗走了没有？谁也不晓得 。
但用脚一踩 ，小鸡仍在快乐 的
鸣叫 。

人们终于明 白 ，这 只 不过
是一 种 回 声 。一种 由 于条件适
宜所产生 的一种震动的 回 声 。
无论是礼泉的鸡娃岭或兴平的
鸡娃岭 ，都是这样的 。

这种 声 音的精 灵所造成的
神奇效果 ，虽不是处处可见 ，
但也 不是很少的 。

去河 南 之 三 门 峡 市 。去
黄河 边上 游 览 陕 州 原 址 。这

儿，有 一座苍老的 古塔 。如果
你将 一 快 石 子 或 瓦 片 朝 座 掷
去，那 撞击声 ，酷似夏夜蛙的
鸣叫 。因 此 ，这塔便 以此种声
音名 闻于世——蛤蟆塔 ，它正
式的名 字反而被湮没 了 。这塔
底层 的 青 砖 被 敲 击 得 伤 痕 累
累，以 至 于让人举起石子 ，都
不忍 心再去投掷 ，然而初去的
人还 是禁不住诱惑 ，想亲耳聆
听那 种 神 奇 的 美 妙 的 一 声 蛙
鸣。

最驰名 的 回声 ，怕 是莫过
于北京天坛公园之 回音壁吧 。
其实这不过一圈 圆 形的 围墙 。
不知是谁 ，偶而把耳朵贴了 这
砖砌 的墙壁，忽然发现那头说
话声音 ，在这头可 以听得清清
楚楚 。于是 ，这神奇的 发现便
被传播了开来 ，让人们觉得神
奇不 已 。这普通 的 围 墙便由 此
而诞生了 一个颇具特 色 的 名 字
——回 音 壁 。凡从外地初去北
京的 人 ，大都要慕名 而去游览
一番 ，并要亲 自 领略一下这回
音的神 韵 ，以证实这神奇的真

实性 。
回音的秘密在未得到科学

的解释之前 ，这的确是一桩神
秘莫测的现象 。但科学也许只
能说明其一般性 ，未必可 以诠
释其特殊性 。人们可以把水分
解为 氢二氧一 。但至今却无 法
把二氢一氧化合为水 。即 如鸡
娃岭和蛤蟆塔 ，这 回 音何 以 酷
似鸡与蛙之鸣声 ，而不是别 的
什么 的鸣声 。即使这 回 音可 以
得到令 人信服的解释 ，但却无
法依此原理去进行再 一次的创
造。礼泉 的鸡娃岭也许是 自 然
形成的 ，兴平 的鸡娃岭 、陕州
之蛤蟆塔和北京之回 音壁 ，都
是人工所创造的 。修筑城墙的
民夫 ，未必能想到数百年后 ，
上城楼 的斜坡会变成鸡娃岭 ；
修筑 蛤蟆 塔 和 回 音 壁 的 匠 人

（包括设计师）未必事先便将
此种效果 设计在预想之 内 。这
发明权大体都是无关的人 ，在
偶然之中 才得到的 ，真是 “无
心栽柳柳成荫”，这无意之 中
发现 的 景 观 ，美 便 美 在 这 意

上。假若 当 初是有意的 ，也许
反倒没有了 此种效果的吧 。

由此 而 联 想 到 文 学 艺 术
创作 中 的 某 些 神 来 之 笔 。这
些神 来 之 笔 往 往 不 是作 者 在
创作 之 前 所苦 思 冥 想 ，蓄 意追
求的 。而 是 在 创 作 激 情 之 喷
发中 ，突 然 涌 现 的 。它 的 出

现，是作 者 根 本 料 想 不 到 的 ，写
出之 后 ，连作 者 自 己 都会 感 到 惊
奇，不 晓 得 自 己 的 笔 下 ，竟 会 发
出如 此 生动而精 美 的传 神 文 字 ，
或是 让 人 惊 叹 不 置 的 画 面 。这
些神 来 之 笔 都 是极 其 自 然 的 ，毫
无斧 凿 之 痕 迹 ，然 而 却 妙 不 可
言。事 后 若 想 重 得 ，意 会 无 从
寻觅 。评 论 家 往 往会 以 为 这 是
作者 所 独 具 的 匠 心 ，其 实 所言
者谬 ，若 果 真 是 这 样 ，倒 会

“ 有 心 栽 花 花 不 成”的 。按 常
规说 来 ，似 应 “种 瓜 得 瓜 ，种
豆得 豆”的 。但 这 复 杂 的 世
界，复 杂 的 生 活 ，却 很 有 些

“ 歪 打 正 着”的 趣 事 ，它 似 乎
是人 力 能 够 达 到 的 ，但 却 不 见
得就 能 达 到 。它 们 的 出 现 ，使
得这 世 界 和 这 生 活 更 加 生 意 盎
然地丰富起 来 。

别把三国 “侃”乱了
张泽

电视连 续 剧 《三 国 演 义 》开 播 月 余 ，报 刊 及各 种 传 煤 的
“兴 奋 点 ”都 被 燃 着 了 ，不 少 报 刊 新 设 了 栏 目 ，如 “看 三

国”、“侃三 国 ”等 。我 原 以 为 藉此能 “侃”出 点 新 东 西 ，
譬如 说 日 本 国 的 感 兴 趣 于 《三 国 演 义》，大 多 是 为 了 支 持 、
扶助 企 业 的 经 营 ，于 是 企 业 谋 略 就 是 他 们 的 新 收 获 、新 发
展。但 看 目 前 我们 的 “侃 ”三 国 ，一 是 有 点 “考 据 癖”，想
知道 刘 关 张 是 否 结过 义 ；二 是 “炒”演 员 ，把演 员 逐 个 儿 排
着队往 “明 星 ”的 档 次炒 。我想这是 否 有 点 象 那 “庸 医 ”，
本该 号 “脉”，却把 手 伸 到 那脚 后 跟 儿去 了 ！

“ 三 国 ”本 无 “是 ”

与“非”，谁 的 本 事 大 ，
谁就 拥 有 一 方 天 下 。刘 备
既为 “皇 叔”，就 该老 实
做“皇 帝 ”之 臣 ，但 他 并
不如 此 想 ，而 是 想 另 辟 自
己的 天 下 。诸 葛 亮甘 愿 做

刘备 的 忠 臣 ，而 不 惜浪 费 自 己 的 智 慧 。这 样 的 悲 剧 人物 本 该
引起 我 们 的 重 视和 探讨 ，但 可 惜 我们 的 “侃 家 们 ”并 不 关 心
这个 问 题 ，而 是 在 历 史 的 失 误轨道 上 继 续 前 行 。似 乎 这 些 问
题不 好 “侃”，老 道 儿 多 好走 啊 ！于 是 就缠 上 了 鸡 零 狗碎 的
东西 ，把 “三 国 ”侃得 只 剩 下 空 洞 的 “伟 大 ”和 演 员 们 的 腿
长脸 光之 类 。

目前 我 们 的 企 业 经 营 战绩 不 佳 ，亏 损 面 大 了 ，亏 损 额 上
去了 ，难 道 我 们 不 着 急 ？不 想 点 办 法 ？莫 非 日 本 国 的 援 三 国
谋略 而 入 于 企 业 经 营 ，就 只 能 给 我们 一个 “三 国 把 小 日 本也
镇住 了 ”的 欣 喜 和 毫 无意 义 的 自 豪 ？儒教在 新 加 坡 获 得 了 空

前的 发 扬 和 推 广 ，而 在 我 们 ，似乎 有 相 当 的
时间 是 根 本 不 承认 有 儒 教 的 ，甚 至 还 想把
儒教 当 “盲 肠 ”一 样 割 掉 ！近 来 有 消 息 说
“ 点 子 拍 卖 ”在 北 京 大 受 冷 淡 ，其 实 有 的 所
谓“点 子 ”并 不 是 什 么 新 玩 意 儿 ，有 的 还 是
从外 国 的 “信 息 ”中 拿 来 的。“三 国 ”是 大 谋
略之 集 大 成 ，可 我就 是 没 有 发 现“三 国 与 点
子”这样 的 论 题 。孙刘 联合 而 抗 曹 ，一 是 为
了生 存 ，二 是 为 了 竞 争 。这 一 点 在 韩 国 企

业间 似 乎 有 了 共 识 ，即
为了 竞 争 必 须 合 作 。我
发现我 们 的 企 业 就 没 有
吸收 这 个 谋 略 ，而 是 使
劲“窝 里 斗”，名 牌 产 品
“ 洁 尔 阴 ”的 被 迫 停 产 ，
就和 同 行 的 不 合 作 有

关，不 合 作 也便 罢 了 ，但 更 恶 劣 的 是 还 要 造 谣 、中 伤 。至 于 我
们在 报 端 常 见 的 中 国 企 业 在 国 际 贸 易 场 合 竟 相 压 价 、互 相 拆
台的 报 道 就 更 是 不 少 。我耽心我们 的 企 业 家 们 看 三 国 “剧 ”时
不看 “合 作”，而 专 看 “拆 台 ”或 者 看 归 看 ，做 归 做 ，把 “三 国 剧 ”
仅仅 当 作个“乐 呵 乐 呵 ”的 东 西 。

我希 望 ，围 绕 “三 国 剧 ”的 议 论 ，少 一 点 无 意 义 的 “考 据”，
少一 点 胡 吹 瞎 捧 ；多 一 点 细 细 思 量 ，多 一 点 负 责 态 度 。不 要 空
喜欢 那 壮 阔 的 场 面 ，而 对 那 谋略 的 价 值 倾 注 一 点 关 心 。倘 若
“ 三 国 剧 ”播 完 我们 的 议 论也 “完 ”了 ，那就 是 雨 过 地 皮 湿 一 回 ，
巨大 投 资付 流水 了 ！

二爷 （ 散文 ）

雷波

在我还不谙
世事 的 时 候 ，常
听见家里的长辈
们于 一 起 谋 商 ：
让我顶二爷空缺
的门户 。当时我煞是迷惑 ：唯一
的爷爷 已 于我五 、六 岁 时作古 ，
哪来什么子虚乌有的二爷？追
问过 去 ，大人 们的 嘴 又 出 奇 ：地
紧，似乎还 带 了 几 分斥责 的 神
色。

家乡 包产到户开始的那 年 ，
我已入了大学 。雨天 ，一个寂 寞
的下 午 ，父亲极其 神秘地对 我
说：“你还有个 二 爷 ，在 台 湾 。
出了门 ，可千万不敢给人说 ！几
十年了 没有音讯 ，不知还能 不能
回来？”

二爷 是随胡宗南部 队 从家
乡溃走的 ，时间大约是1948年左
右。所不同的是 ，人家 当 兵多 出
于无奈 ，而二爷则不然 ，他是 自
己主动要求去的 。二爷 当 时十
五、六 岁 ，家 里的 光景异 常地难
熬，靠耕种几 亩别人的 薄 田 ，养

活老老少少一大家子人 口 。由
于战事吃紧 ，国军在家 乡 一带拉
壮丁 ，二爷年龄偏小 ，恰好躲过 ，
而宁家却摊上了 这桩倒霉的事
儿。宁家是方圆十 几里的富户 ，
着急之余愿意 出 两石麦 子找人
顶替 ，二爷不忍心眼看着一家子
老小挨饿 ，就瞒着家里偷偷地应
了下来 。及至家 里知道了 那两
石麦子的真实来由 ，人早已不知
了去向 。

宁家与老姑住一个村里 ，二
爷又是从老姑家最后离开的 ，因
之，爷爷到死都不肯原谅老姑 。
亲兄妹几十年不往来 ，偶尔碰见
也没有说过一句话 ，陌如路人 。
老姑更 是委屈得要死 。几十年
了，每每提起这些往事 ，全家人心
中都酸楚万端 ，因而也就格外地
惦念着他老人家的境遇与下落 。

1987年 ，家里意外地
收到了一封通过回乡 老兵
和县公安局转来的内容不
多的信函 ，知道二爷仍然
健在 ，住址大约是 ：台湾

省台 东 县卑南 乡 试验场路三一
（ 一 ）一号 。家 里随即便去信联
系，并不停顿地通过一切可能的
渠道找寻 ，但终未联系上 。其中
缘由 不得而知 ，不知是因了潦倒 ，
还是因 了辉煌 。每年春节 ，县台
联召开台属联谊会 ，总邀家里人
去参加 ，小叔去过几次以后 ，渐渐
地就没有心情和信心再去了 。

二爷 本 姓 严 ，因 替 宁 崇 德
当兵 ，就冒 用 了 人家的姓名 ，几
十年都没有机会更正 ，就这么以
假冒 的 名 份 ，漂泊于异域他 乡 ，
至今 不明 下 落 。而真正名 符其
实的 宁崇德 ，一直都安逸地生息
在属 于 自 己也同 样 属于二爷的
故土上 。

人世 沧 桑 ，两 个 人 迥 然相
异的境况与命运 ，皆因区区两石
麦子使然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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今年 正 月 初 十 ，
母亲搭一朋友顺车来
西安 看 我 ，见 了 面 光
笑，咳嗽不止 ，一句 话

也说不出来 。人老了 ，
苦巴 了 一 辈 子 ，天 一
冷，陈疾发作 ，怎不咳
嗽呢 。咳嗽的间隙 ，不
歇息也不吃喝 ，就要到
兴善寺 去看看 。母亲
一生吃斋 ，常到山里的
小寺土庙进香念佛 ，对
西安 的兴善寺早就向
而往之 。

进了 兴善寺 ，母 亲顿时 激动非 常 ，脸现佛光 ，但
咳嗽不止 ，还 欲吐痰 ，而佛门 境地 ，干净为最 ，母亲 只

好拿手帕捂嘴咳嗽 ，带病拜遍 了 兴善寺所有 的佛 。每拜一佛 ，必
要我朝佛前的 功德箱投钱 ，恰好 身 上有一把新票子 ，全是昨夜
从麻 将场 上拼搏 来 的 （正 月 的 麻将 资 金常 是挪用 孩 童 的 压 岁
钱，故灿 如新 月 ），也 不 大心疼 ，遵母命而 孝 敬了 佛爷 ，心说 ：
佛呀 ，保佑我母亲不咳嗽吧 ！又 想 ：佛如领 导 ，不意思意思 ，该办
的事他也不给办的 。

然而一出兴善寺 ，母亲又大声咳吐 ，难受得泪涌脸红 。我一时
心慌 ，便从药店买了个505元气袋 ，
这玩意能起多大作用 ，实在未置可
否，只笨想着 系了 它 充 作裹兜 ，总
能保些暖吧 ！谁知半年后 ，母亲来
信说 ，系 了505，再也不咳吐了 ，也
能睡着觉了 ，原来的四肢麻木也不
麻木 了 。母亲说这是佛在保佑 ；但
又说 ，让我再给弄个505。

我赶快弄了个药袋 ，托可靠 人
捎回 山 里 ，并要在母亲生 日 那天亲
手交她手里 。儿子不能 回 家 ，就让
505代儿尽孝吧 。

小雪 杜心元

缠绵 的 是 雾
温馨 的 是 雪
那个垂钓 孤独 的 人
已离 开 寒江
寻找 暖 和 地方 去 了

鸟儿 沉默

躲在 不 易 被 人 觉 察的 角 落
沁凉 的 心 灵 如树枝
等待 春 天 送 来 血液
复活 憧 憬

世
情
冷
暖
尽
入
关
怀

贾
宝
泉

1992年 第 2期 《散 文》上 ，发 出 冰 心
《 “大雪”这天下了大雪 》的短文 。快要做百

岁老人 的冰心 ，依旧 万家忧乐到心头 ，看到住
所周 围 “下着 千千万万朵柳花似的 漫天匝地的
大雪”，想到儿时 由 奶娘抱着在窗台上看雪的
情景 。她清楚记得奶娘充满喜悦的话语：“莹
官呀 ，你看这雪 多 大 ！俗话说 ，大雪纷纷下 ，
柴米 油 盐都落价。”她 也清 楚记得路旁 金 钩寨
的农民喜悦地说：“大雪兆 丰年 ，明年 不 怕吃
不饱 了 ！”将近 一 个 世纪 之 后 ，她 住 在一所
大学的 家属 院里 ，仰望窗外大雪飘
扬，低头看到 日 历上 “今 日 大雪 ”
字样 ，高兴地想：“我们五 千 年古
国讲 的 节 气 ，还 是 真 灵！”这 个

“真 灵”，包含 了 “瑞雪兆丰 年 ”
的祝愿 ：祝愿瑞雪带 来灿烂明 艳的
新世 界 的 同 时 ，也 带 来 庄 稼 的 丰
收。毕竟衣食住行四 大必需 中 ，吃
是第一位的 。我们的农 民 占 多数 ，
庄稼丰收首先给农民 ，也给整个 国
民带来丰稔 。

同年 第11期 《散文 》刊 出孙犁
由3篇 短 章 结 成的 《秋凉偶 记》。
其中 的 《扁豆》，记述50多 年前一
位游击战士 ，在呼啸的 山 风中 ，与
作者吃炒扁豆的故事 。孙犁于末尾
自注 日：“此时同志 ，利害相关 ，
生死与 共 ，不问过去 ，不计将来 ，
可谓一 心一德矣 。甚至不问 乡 里 ，
不记 姓 名 ，可 谓 相 见 以 诚 矣

……”，《再观藤萝 》中 ，记述一个 于大都市
浓厚 的脂粉气 中 持守天然 丽质的农村姑娘 ，作
者赞扬 “她的美 ，是一种 自 然 美 ，包括大 自 然
的水 土 ，也包括大 自 然的陶 冶。”姑娘 引 起作
者对于故 乡 深长的怀念 ，当 会从她 自 然姣丽的
面容读 出 乡 音 ，乡 情 ，甚至 自 己 敬重的女性长
辈的容貌和气 质 ；而 《后富 的 人》，靠拣拾高
级住 宅区 那些先富的 人抛甩的垃圾谋 生的人 ，
也令作者关注 。作者没有 议论 多 少话 ，但字 里
行间 的 内 容却满满 当 当 ，有心人 当 是拣拾不尽

的。孙犁的作品 ，行文健朗 ，气格磊落 ，所见
者真 ，所知 者深 ，得哲人深致 ，潜时代大音 。

传世的 文字 ，是有感而发的 ，这 “有感而
发”正是无病呻吟的 克星 。上面两篇文字 ，充
盈于字 句间 的 ，是大众的 冷暖 ，泥土的芬芳 ，
是父 兄 耕 田 的 热汗气 息 ，故 乡 牵 人 梦 回 的 虫
唱。伟大作家一概心事重重 ，不可能真地做到
赤条条来 去 无牵挂 。他们的属相 一概是风筝 ，

飞得再高 ，都有一根情丝牵萦大地。他们舞起
来也潇洒 ，却是沉重的 潇洒 。他们走 出历史又

走回历 史 ，将历 史 旧 库存 中有用 的东
西披挂在 身 ，蜗牛一般负了重载 ，背
起房 子 同 年 轻 朋 友胼 手 胝 足 走 向 未
来。那些东西所 以 “有用”，正在于
它们是生命的智慧 ，血 泪 的果实 ，是
历史老酒隔代的余烈 ，地理教科书背
面的 山 河 ，代表并印证着一个时代 。
它们是整整一个世纪 的 精神遗产 ，由
杰出 作家 、思想家郑重地移交给下个
世纪 。

杰出 作家 、思想家是人类精神遗
嘱的起草 者 ，移交 者 ，执行 者 。

作文 ，编辑 ，甚 至阅读 ，都少不
了责任 。你坚持阅读 高雅作品 ，就是
助长高 雅作品的声威 ，就中 也传达了
你对社会的责任 。一个时期 中 ，谈责
任容 易 给 人说成 “保守”“僵化”，
有些人于是闭 口 不谈了 。而不谈的结
果，便 不 负 责 任 的 作 品 愈 加 泛 滥 。
有的 出 书 之 后 ，一 心 推 动 市 场 销

售，却 不 准 家 属 子 女 阅 读 ，看 来 他 也 讲 责
任，不 过 惠 及 的 面 忒 是 小 了 点 儿 吧？责任是
正直 人 性 中 不 泯 的 灵 光 ，它 对于 人 犹如 萤 光
之于萤 火 虫 那 样 ，自 备 灯 笼 照 路 而 不 须 “借
光”的 。你真 要 成 为 “作 家 ”麽？请 对 历 史
和人 生 负 起责任 来 ；否 则 ，你 的 才华 充 其 量
不过 是 杨 花 柳 絮 ，过 眼 眼 云 ，天 平 上 不 会显
示重 量 的 。承 担 责 任 对 自 己 也 起 到 保 护 作
用，一群 人 风 大 的 时 候过 独 木 桥 ，手 不提 肩
不背 的 反 倒 容 易 被吹下去 。

游子 身 上 衣
杨明 洲

每当 我看到墙 上母亲 的遗
像，就不由得想起唐 代诗人孟郊的
《 游子吟》：“慈母手 中线 ，游子身
上衣 。临 行密密缝，意恐迟迟归
… …”吟咏着这脍 炙入口 的诗句 ，
2 7年前经历过的情 景 ，常会电影银
幕般地闪现在我的眼前——

母亲把一 件 刚刚缝好的黑大
衣披在我身上 ，看着我让我穿好 ，
久久地端详着 ，好像在问 ：“孩子 ，
暖和吗？”我看得见 ，她慈祥的 眼
睛闪着泪花 。难怪 母亲伤心 ，这
是怎样的大衣 啊 ！衣里 ，是家织
的蓝格子土布 ；衣 面 ，是普通的黑
平布 ，还是10多块补丁拼起来的 ，
如同和尚的百 纳衣 ：历史已进入
了19世纪60年代的 第7年 ，而中国
—位农家的 母亲 ，却只能让读大学
的儿子穿这样的大衣 。看着母亲
脸上的道 道皱纹 ，疑望着她那缕缕
白发 ，我 不 由得一 阵心酸 。怕母
亲难过 ，我连忙 回答：“娘 ，真暖
和，一点儿不冷了！”说着 ，我的
眼眶也湿润。

那是1967年 ，当时我正在陕
北上 大 学 ，因救火而身负重伤 。
伤愈回 家探亲时 ，全家人又高兴又
难过。尤其是母亲 ，她怕我受伤
的身体抵抗不住塞外的 寒风 ，早就
盘算 着为我缝—件大衣 。但在那
人民公社化的年月 ，一 个劳动日值
仅三四角钱 ，父母终年劳累 ，而所
得无几 ，何况我和弟弟都上学 ，哥
哥数年患病 ，负债求医 。在这样

的农家 ，缝一件新大衣谈何容易 ？
于是 ，母亲就将哥哥上学时穿过的
大衣拆开 ，又扯了 几尺黑平布 ，一
针一线地拼接起来 ，又用煮黑在铁
锅里重新染上色 。为了缝这件大
衣，母亲整整忙了两个白天和两 个
晚上 。这件大衣 ，陪伴我在陕北
渡过了三个严冬 。直到我毕业后
分配到陕南工作 ，才将大衣送回家
乡，又留给上中学的弟弟 。

10余年间我只 走南闯北 ，直
到年近不惑才携同妻儿在西安安
家。这时 ，母亲才有机会来省城 ，
在我简陋的“小家 ”里住了—个多
月。在 这些 日 子里 ，她除了帮我 做
饭、料理家务外 ，还戴着老花镜 ，一
针—线地为我和爱人各做了—件新
棉衣 ，还用爱人的旧外套为我那孩
子改做了—牛小大衣 。临离开西
安时 ，母亲摸着我的棉衣 ，说城里
买的棉花不好 ，不暖和 。母亲对
“ 游子”真有操不尽的心 啊 ！

其实 ，母亲操心的何止自己的
亲生儿女？我们家过去是一个10
多口人的大家庭 ，由 于伯母去世
早，留下两个年幼的堂姐和两岁的
堂兄 ，也由母亲抚养 。那 时全家人
的吃穿都要她操劳 ，连缝衣服的
布，也是靠她手工纺 ，手工织 。在
我的童年 ，几乎每天晚上都是嗡嗡
的纺车声 ，或扎扎的织布机声送我
进入梦 乡 。直到 我工作多年 ，还穿
着母亲织的蓝格子土布缝成的衣
服。母亲富有同情心 ，不知有多少

次还把缝好的衣服 、鞋袜送给乡 邻
的孤儿和无依无靠的老人，“老吾
老以及 人之老 ，幼吾幼 以及人这
幼。”在母亲身上 ，正体现了 中华
民族这一 传统的美德 。

由于 常 年 劳 累 ，也 由 于三
年困 难时期糠菜充 饥的 艰苦 岁
月，严重地损害了母亲的健康 。
多年来她常觉胃痛 ，医生都以为
是一般的 胃 病 。从我这里返 回
家乡 的 第2年 ，才确 诊 为 胃 癌 中
晚期 。在西安住院作手术时 ，母
亲的 胃 被切去 了 五分之四 。开
始两年 还算恢 复得不
错，以 后 的 五 个 寒 暑
便一 年 弱于一年 。但
直至 弥 留 之 际 ，母亲
还挂念着我这个 出 门
在外 的 儿 子 的 寒 暖 ，
叮咛弟弟 留 下家 乡 的
新棉 花 ，说 等 她 身 体
好点 ，再 亲 手 给 我缝
一件暖和的新棉衣 。
但使 母 亲 遗 憾 的 是 ，
她的这一愿望直到临
终竟未能实现…

“ 谁 言 寸草心 ，报
得三 春 晖？”母 亲 的
慈爱 之 心 ，作 儿 女 的
是报 答不尽的 。我只
能用 给民众多做有益
的事 的 行 动 ，来 告 慰
母亲 的 在 天 之 灵 ，报
答母亲的深恩 。

何敬文的 “绝活 儿 ”

骨质增生是一种难治愈的病症 ，病人绝大多
数是靠止痛片和中 医补肾 活血 、化瘀通络 、祛寒
来医治此病 。谁家要有一位骨质增生病患者 ，全
家人或朋友 、亲戚都会至收 处 求医问药了 。

告诉骨质 增生患者及朋友 ，西安市和平门外李
家村5号陕西省西安市精英中医专科医院骨质增生
专科何敬文大夫 ，他对治疗骨质增生有自 己的绝
活。为此 ，我们 走 访了何敬文大夫 。

何敬文大夫在骨质增生这种病症临
床研究上花去了近20年的心血 ，他根据不
同的骨质增生患者 ，进行了认真的临术分

析，按照中医学理论来治疗 ，以总结 、完善自 己的自
拟药方 ，经临末患者应用 ，疗效显著 。我们在交谈
过程中 ，何大夫说 ，郑州市纬二路史芳玲 ，患类风湿
1 2年 ，手指已变形 ，手足关节畸形 ，身心憔悴 ，我治
了5个疗程后早已上班 。中牟县东平乡 李宁成老
人，患膝关节骨质增生10年时间 ，使李宁成老人吃
过了苦头 ，后经我医院外用膏药贴 ，内服中草药3个
疗程后现已痊愈 ，行走自如 。这样的事例 很多 。

实践是理论的基础 ，理论反过来指导实践 。
当我 询问何大夫骨质增生的起因冶疗原则 时 ，何
敬文大夫说 ，骨质增生疾病的起因均为风 、寒 、劳 、
湿所致 。人到中年 ，肾气始衰 ，肾精逐渐虚 少 ，骨 髓
生化乏原 ，不能濡养骨 骼 ，终年劳累 ，骨膜磨损 ，当
人体正气不足 ，营卫失调时 ，风 、寒 、劳 、湿外 邪侵袭
人体 ，于是气血 凝滞 ，闭寒不畅而引起病变 。

我治疗骨质增生的理论是 ：“肾主骨 ，肾虚则
骨弱 ，肾弱则骨疏”，根据这一理论和不同患者的
病症 ，我先采用 补肾治血 、化瘀通络 、祛寒的药
方，以使达到固本治标之 目 的 。所谓骨质增生实
际上是正常骨质增生部分 ，它与正常骨组织紧密
相连 ，增生后的关节面负重面积增大 ，承受的压
力相应减少 ，关节的稳定性和负重能力增强 ，从
这个角度来说 ，骨质增生是骨的再造塑形 ，是对

应的一种代偿反应 。试想 ，人们不用手术来消除
或者溶解增生的骨刺 ，那么 ，正常的骨组织不是
也会被溶解吗 ？所以 ，不少游医是骗人的 。

我认为 ，患了骨质增生的人 ，不必忧 心忡忡 ，
背上思想包袱 ，更不要到游医那里求医问药 ，而
浪费精力和钱财 ，应该到大医院和专科医院求治 ，
以便早 日 康复 。我治疗是采用纯中药疗法 ，是以

改善神经 、肌 肉 、骨关节的新陈代谢功
能，目 的是针对软组织病变 ，消除疼痛 ，
缓解肌肉痉挛 ，改善血液循环 ，抑制骨质
增生的生长 ，以达到控制 、止痛 、消种等

症状 ，要 辨证论治疗 ，方可达到事半功倍 的效
果。

我们对何敬文大夫的采访进行了 多次 ，对他
认真求实 、求真 、求完美的精神所感动 ，对他对患
者耐心的开导和认真负责的态度所敬佩。我们
愿骨质增生患者早 日 康复 ，愿何敬文大夫的才能
得到最大的发挥 ，这是我们的心愿 ，也是何敬文
大夫和患者早 日康复的心 愿 。


